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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19日，北戴河。
将近 9时，公安部长刘复之就赶

往邓小平的住所。一天前，邓小平的
秘书告诉他：邓小平同志正找他，要
和他谈谈一份报告的审批意见。这
份报告名叫《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
公安装备》，主要目的是为了整治社
会秩序。起草者正是刘复之。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的
治安形势十分严峻，杀人、抢劫、强奸
等恶性刑事案件接连发生，东北的

“二王”抢劫案、卓长仁劫机案、上海
“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等，在社
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刘复之当时刚从司法部调到公
安部。他在报告里阐述治理方式时
写到：“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
该抓的坚持不抓。”

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时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也
来了。邓小平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趿
拉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
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

寒暄几句之后，邓小平开门见山
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

刘复之的报告是 7 月 16 日送出
的，邓小平在两天之内就看完了。显
然，他不满意。“刑事案件、恶性案件
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

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
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
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
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
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
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
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
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
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
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
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
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
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
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
题。”

刘复之日后撰文回忆，当时邓小
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要求严厉打击
刑事犯罪。对第一次“严打”的方针、
步骤和措施，邓小平也做了系统部
署。

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
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
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
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
人，是不难搞清楚的。”“一次战役打
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
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

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
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
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
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
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
以追回来。”“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
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
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邓小平打着
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
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
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
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
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
罪的人无所畏惧，10 年 20 年也解决
不了问题。”

似乎已经预见到如此严厉的打
击会否引起争议，邓小平接着说：“现
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
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
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
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
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
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
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
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
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
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拍板之后，“严打”势如破
竹。

经此重拳打击，当时犯罪活动确
实大大减少，社会秩序安定下来。

摘自《新京报》

邓小平拍板“严打”
楚汉之争，是两朵花儿的战

争。女人如花，临于楚河汉界之上，
笑看千古风云。虞美人和吕雉，这
一对姊妹花，都怀着无尽的心事。

相传虞姬生于秦末的虞地(江
苏吴县)，有美色，善剑舞。公元前
209 年，项羽助项梁杀会稽太守，于
吴中起义。虞姬爱慕项羽的勇猛，
嫁与项羽为妾，常随项羽出征。项
梁死，项羽为次将，施升上将军，自
此，虞姬与项羽形影不离。可以说，
虞姬是一位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女
子，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与心爱的
男人驰骋天涯。霸王一生百战，何
惧险境环生，巨鹿城下破釜沉舟，定
陶之战蛟龙出海。皆有虞姬笑傲身
旁。然而这一次，在垓下的月光里，
他的虞姬如此沉默。以卿之命换霸
王平安，为爱而死的女人，皆以为死
能换得生者的安逸，然而，那相爱的
人中，独活的却更为艰难。虞姬香
殒的一瞬，江东的红花胜火春水如
蓝顷刻间烟消云散。

楚河那边，清辉下罂粟惨笑，是
为爱而生的吕雉。那年沛城新雨，
初燕斜飞，在父亲的寿宴上，她遇见
了刘邦。那之后，要做大丈夫的刘
邦四处与豪士接头，必选那阴僻难
寻之处，然而每回都能被思夫心切
的吕雉找到，她的怀里还揣着温热
的干粮。刘邦斩白蛇而起，十万弟
兄杀奔咸阳，吕雉就像个小姑娘跟
在后面，丝毫没有虞姬的威风，因为
她的丈夫没有力拔泰山的神勇，只
有再败再战的坚韧。彭城一战，吕
雉和刘邦的父亲一同被项羽俘获。
朔风猎猎，虞美人依偎在霸王身边，
华服锦绣，美艳万千。吕雉像可怜
的小羊在风中瑟瑟发抖，她被项羽
押到两军阵前，以烹杀来威胁刘邦：

“要天下，还是要她。”那一刻的凄凉
和惊悸就像露珠在清晨滚落，刘邦
的回答让三军失色：“你爱杀就杀，
悉听尊便。”是的，难道他放下武器
就真的能换她回去？想想巨野城外
的坑坑白骨，想想咸阳大火三月不

灭，弃天下，俱死，得天下，皆生。
孤雁哀鸣，泪滴滑落虞姬的

脸旁，罂粟在小羊的心中疯长。
随后的四年，吕雉一直被囚

在楚军之中，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四
年里，汉军威武，越战越强，皆因这
个女人的生，给她的男人矗立起巍
峨的信念。光阴流转，一次势均力
敌的和谈后，吕雉回到了他的身
边。生，还是死，不再是个问题。垓
下一战，大业成矣，君临天下，千秋
万代。满天烈焰是那楚歌，让这朵
罂粟涅槃。

为爱而生的女人在心口磨出了
厚厚的茧，消融过无数风霜利剑，这
茧也如锋刃沾满罂毒，那般冰冷决
绝。杀韩信，诛彭越，造“人彘”，毒杀
赵王刘如意，她冷如霜雪，艳若云霞。

很多人走了，很多风景散了。
很多年后，她躺在另一个男人

的怀里，男人名叫审食其。晴空有
雁飞过，依稀飘起楚歌温柔，她想起
彭城外曾有颗泪滴滑落，那人模样
早已消散。牧童在对面河边摘下一
枝虞美人，挂在牛角，冲她一笑，随
笛声走远。

摘自《东方女性》

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皇
帝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老
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
饮食”的待遇。汉高祖诏曰，凡五十岁
以上的子民，若人品好，又能带领大家
向善的，便可担任“三老”职务，由乡
而县，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尽免
徭役，每年十月还赐予酒肉。汉文帝
诏令：“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
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
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
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
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到了成帝建始年间，又将享受这
种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龄降到了
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
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举行
隆重的授杖仪式。如《后汉书·礼仪

志》中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
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
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从这
个记载来看，汉代的养老敬老，不仅
务实，而且还有良好的健康祝愿。

据 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咀磨子
18号汉墓内出土的一根鸠杖杖端系
着的玉杖诏书木简，以及 1981 年在
同一地点汉墓中出土的一份西汉王
杖诏书令册木简记载，汉朝的养老敬
老法规始终一致，没有间断过，而且
每隔一段时间皇帝就要诏告天下。

最耐人寻味的是西汉诏书中明
确写道：“高年赐王杖(即前文中的玉
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
节。”“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
入官府不趋。”当时的“六百石”官职
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

汉代老人的“政治”待遇还体现
在可以“行驰道旁道”。驰道是专为
天子驰走车马的，绝对禁止他人行
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许。可见汉
代老人是何等特殊！

诏书还明确规定，各级官府严禁
对高龄老人擅自征召、系拘，也不准
辱骂、殴打，违者“应论弃市”。其中
记载了汝南地区云阳白水亭长张熬
殴辱了受王杖者，还拉他去修道路。
这件事影响很大，太守判决不了，廷
尉也难断决，只好奏请皇帝定夺。皇
帝说：“对照诏书，就该弃市。”张熬被
判处死刑。今天看来不可思议。

也许是受汉代的影响，后来各朝
各代对老人的待遇都有不同程度的
体现，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
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
是金玉良言。

摘自《澳门日报》

新政协会议确定 10月 1日举行
开国大典和阅兵式的消息传开后，
蒋介石十分震惊和恼怒，密令特务
头子毛人凤，要隐藏在北京的特务
采取行动，不惜代价进行破坏。

现在的前门饭店，当年称亚洲
饭店。陆续来京参加开国大典、观
看阅兵式的各方代表就住在这里，
客人进进出出，每天络绎不绝。

毛人凤得知这个情况后，密令
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潜入饭
店，进行暗杀破坏。

9月 24日，天刚麻麻亮，吴瑞金
就化装成一个农民，肩挑两筐蔬菜，
步履匆匆地出现在饭店门前。

执勤哨兵拦住了吴瑞金的脚
步。吴瑞金告诉哨兵，这菜是前一
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送来的，还特
意交待让我早点送来，饭店早餐等
着用。

饭店确实有个叫王强的采购
员，早上送菜也不是第一次。哨兵
想到这里，弯下腰查看筐里的蔬菜，
只见菜叶上还挂着露水珠，鲜嫩欲

滴，分明是刚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
蔬菜。哨兵正要放行时，吴瑞金擦
汗的手臂却露出了破绽——农民怎
么可能有如此白净的手臂呢！

吴瑞金被请进饭店警卫值班
室。审讯没有几句，吴瑞金就无言
以对。吴瑞金见身份暴露，企图服
毒自杀，被在场战士制服。

蒋介石得知暗杀的阴谋落空，
大骂毛人凤不中用，责令要不惜一
切代价，他要听到 10 月 1 日天安门
的爆炸声。

毛人凤启用第二套方案，那就
是暗杀四处出击，破坏四面开花，扰
乱社会秩序。

一天，排长刘栓虎装扮成市民，
像往常一样在城乡接合部游动着，
留意观察着周围的一草一木。

刘栓虎早在延安时，就是中央
警卫团的战士，完成过许多重要任
务，积累了丰富的警卫经验。

夜幕降临时，刘栓虎被地上的
一个烟头吸引住了。他拾起来一
看，判定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

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贵而又不
易买到。他站在烟头的位置，朝四
下望去，见周围视野十分开阔，附近
也没有什么重点目标。

吸烟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刘栓虎低头在地上仔细地寻觅

着，辨认出了一行鞋印，一个穿皮鞋
的人来过此地。刘栓虎感到停留此
地的人不寻常，顿时警觉起来。此
后，他每天都要来这里转游，不定
时，也不停留，似有意又无意，时有
时无地留下点痕迹。

第 5 天，刘栓虎预感的情况终
于出现了。这天下午，刘栓虎又遛
遛达达地来到这里，没多久，一个头
戴礼帽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他的视野
里。那人一边观察，一边记录着什
么，神情专注。

刘栓虎凑到跟前一瞧，发现那
人正在画路线图，便上前查问。没
对答几句话，那人就露馅了。刘栓
虎奋力将那人擒获。

审查得知，中年男子名叫王以
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
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
是绘制地图，准备 10 月 1 日爆炸毛
泽东的车队。

摘自《开国大阅兵》

虞姬和吕雉的楚汉之争

特务落网在庆典前

汉代的养老令

从我记事以来，运动和音乐一直
是我生命中的支柱。选择运动，是因
为我从小就喜欢；选择音乐，是因为
那是我父亲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
分。

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对我而言
非常重要。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和母
亲离婚，上小学、中学我都是跟母亲
住在加拿大渥太华，离父亲住的蒙特
利尔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每两周
我就去父亲那里过一个周末，另外，
每年暑假都是和他呆在一起。

父亲的住处没有母亲的那么
好。母亲是政府的一名分析师，住在
市郊一所舒适的房子里。父亲则接
连搬家，钱多时租大房子，钱少时租
小房子。我有一天问他：“爸爸，你想
拥有一个像妈妈那样的房子吗？”

父亲让我坐下来，很认真地说
道：“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从来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体会快乐，是追求和
实现梦想。我的梦想是音乐。你的
梦想是棒球。”

父亲热爱音乐，也热爱运动，棒
球打得非常好。从我小时候起，父亲
就经常教我练棒球。父亲每天早上
天没亮就起床，到地铁站去吹萨克
斯，面前放着他的装萨克斯的盒子，
等人家往里面放钱。当上班高峰期
过后，他就回家带我去公园练球。到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午餐，然后再练一
个下午的球。在晚上人们下班之前，

父亲先送我回家，然后就匆匆赶去地
铁站吹萨克斯。

每个晚上吃过晚餐，我们就打开
电视，一边看棒球比赛一边谈论人
生。

到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棒球已经
打得很好了。那个夏天，我向母亲提
出要求，请她允许我去跟父亲住。我
不想离开她，但在蒙特利尔有一个因
棒球比赛而闻名的高中，去那里读可
以提高我的球技。母亲同意了，并且
帮父亲支付了我的大部分学费。

那个高中离父亲的住处有 75分
钟的路程，要坐地铁和公共汽车。父
亲在我起床之前就赶往地铁站吹萨
克斯了。每天我得早点起床，在去学
校前自己弄早餐吃。

有一天，我在地铁站听到了哀伤
的萨克斯，我多年前就知道父亲在地
铁站演奏，但我从来没亲眼看到过。
那些曲调如泣如诉，有迈尔斯·戴维
斯等人的曲子。我想，肯定是父亲在
演奏。我跑到站台上，看到真的是
他。

人们涌进涌出，偶尔有几个人会
停在父亲身边听片刻，然后在他面前
的盒子里放几枚硬币，更多的人却匆
匆而过，像没看见父亲一样。父亲的
双眼连眨也不眨一下，好像整个灵魂
都被他的音乐裹住了。

那天晚上，我对父亲说：“我今天
上学的时候看到你在地铁站吹萨克

斯了，你为什么只在上下班高峰期吹
呢？”我想，如果父亲整天在那里吹的
话，得到的钱会多一些。父亲说：“因
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陪你练球，我跟你
说过，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当两个人怀着同一个梦想的时
候，实现它的可能性就会变成原来的
两倍。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无法回报
父亲。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热
爱我的工作，为它全身心地付出，就
如我父亲对他的工作那样。

我成功地进入道奇队那天，父亲
肯定比我还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
时，他正在圣劳伦斯河边练他的第二
种乐器——长笛。那一瞬间，他竟高
兴得说不出话来。

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我把父
亲接到洛杉矶来观看我们道奇队和
大都会队的比赛。那天晚上，我表现
得很好，令对方球队的父亲的偶像佩
卓·马汀尼兹黯然失色。父亲在那里
高声叫着：“耶，那是我的儿子！”

《洛杉矶时报》报道了我们父子
俩的故事。那以后，好像洛杉矶的人
都知道我父亲在蒙特利尔地铁站吹
萨克斯了。有一天，父亲接到了道奇
队老板弗朗科·麦科特的电话，请他
来为球队演奏国歌。

那天晚上，父亲吹得特别好，我
在球员队伍里看着他，无比自豪。

父亲吹完，人们长时间地鼓掌。
我们的对手海盗队的队员跑过来跟
我说：“那是你父亲吧？天啊，他吹得
太奇妙了。”

我心里说：“是啊，但最奇妙的是
我们父子俩站在同一片绿茵场上，分
享着同一个梦想。”

摘自《意林》

吹奏萨克斯的男人
[美]罗素·马丁

我喜欢看戏，是从小时候开始。
故乡在霸州，出了个唱老生的

李少春，家乡人以他为荣，他唱的
《野猪林》至今无人能超越，“大雪飞
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往事萦怀
难排遣……”那时外公天天唱这几
句，外婆唱苏三，一张嘴是“苏三离
了洪洞县”，外婆人又美，好像她真
是苏三一样。

我最初被外婆带着去看戏，是
乡下的戏台子，草席围成的，一人多
高，也有灯光，极暗。但台上的人儿
如此吸引我，小戏子画得美得似天
仙，穿着绸啊缎的，一张嘴，更是婀
娜。我那时的想法是要当个戏子，
画了彩妆，天天唱。

《玉堂春》最是精彩，苏三一身
罪服，却艳得惊人，红与黑配，再跪
在那里泪眼婆娑。在我看来，她是
最美丽的人儿了，我恨那些冤枉她
的人，恨不能上去打人家。

台下有卖小吃的，油条、豆腐脑
儿、豆包、花生、煮玉米……我不肯
和外婆坐在那里看戏，去扒着台子
看，扒长了，非常累，可因为喜欢，就
总去。

因为离得近，可以看到那戏子
的眼睫毛，演《六月雪》，她真哭，妆
被冲了，有黑线流下来，我也跟着
哭，台上是疯子，台下是傻子。

喜欢看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吧。

后来我听磁带，吱吱啦啦的声

音，我买的是些老带子，程砚秋先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录的，那时录音
质量不好，可我听起来，是前世今生
之感。

去石家庄读大学时，跑到平安
剧院去看戏，有戏就要去看。有一
次看到李世济，她唱《锁麟囊》，已经
60 岁的人了，仍然美到惊艳，一张
嘴，还是那样绕梁三日。

后来工作在廊坊，离北京近，更
有机会去看戏。坐火车40分钟到北
京站，北京站对面就是长安大戏院，
那是中国最好的戏院。我看完后再
乘火车回来，寒冬里，一个人奔跑着
赶火车，回来时往往是半夜。我哼
着新看的戏，边走边唱，无限的美。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看张火丁的
戏《春闺梦》。

是和朋友一起看的，火丁一出
场，他就嚷，好！然后眼睛就发着贼
光，好像全世界只有火丁了。他平
时是个极其沉静的人，但那一刻，却
非常忘形。其实我也同样被吸引，
张火丁如一只蝴蝶，在台上翩翩飞
着。她人冷艳，不轻易和人热络，正
是我最喜欢的性格。

去后台看她，她正在镜子前，我
看着镜子中的她，俨然不是人间的
女子，好像在云端，分外地薄凉。

我和她，谁也没有说话，我看着
镜子中的她，她看着镜子中的我。
她或许知道我的喜欢吧？京胡又响
起来了，她上台，一张嘴，满场的

好。“被纠缠陡想起婚时情
景……”我站在侧幕边上，
惊得失了魂，这台上台下
的人生，有几个识了人间
的真味呢？

也去看过野戏班子演
戏。

陶然亭公园，每周有京剧票友
在那里唱，我被朋友拉去，唱一段

《大登殿》，因为有人看，我红了脸，
唱走了板，旁边的人说：“别紧张，反
正是玩。”

看戏二十年了，慢慢养成淡泊
性格，人说戏如人生，我说人生也似
戏，一出出，总演呢。你哭也罢笑也
罢，你累也罢苦也罢，总得演下去，
上了台，大幕拉开了，没有退下去的
可能。

演得好呢，台上就有观众，演不
好，就给自己看。

有什么大不了呢，无非是一场
戏，再回头，满城灯火已黄昏，转眼
就老了，就这么快。

好像昨天我还在外婆怀中，月
亮升起来，雾水来了，外婆背了我回
家，今天外婆已经在天堂，而我茕然
独立于花廊下，再回首，已过小半
生。韶华中，只听到有人唱：未开言
不由我珠泪滚滚。

一梦二十年，何时到康桥？
我总以为自己是看戏的人，其

实，我也是戏中人呢。其实人生何
其容易又何其难，想看戏，看到最
后，把戏看了，才能解人生的真味
吧？而演呢？我想，唯有好好演下
去，好也罢坏也罢，我不要掌声，我
只要人生两个字——不悔。

摘自《文苑》

一梦二十年 何时到康桥
雪小禅

我看到晕黄的光亮，桌上的灯
光柔和地轻抚着每一件看得到的家
具。一套轻型的沙发上，坐垫不经
意地摆着。木条的地板掉了一些深
褐色的漆，闻来有一股经过例行清
洁的淡淡木头味。桌子的每一个棱
角依然整齐，茶杯放在那儿，像在等
人随时取用。墙还挺挺地拥抱住整
个内部的温暖。床静悄悄地卧在那
里，所有的椅子规规矩矩地并坐或
对坐着，窗子半阖了眼帘。门，仍然

坚定地挡在那边。
这里的确发生过一些事情。
许多年前有一对年轻男女，相

爱而结婚，他们开始慢慢经营出一
点空间，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开
始抚养自己的儿女，小心整理每一
道射入室内的光线，使它们在四壁
间反射出一种熟悉的、带有情感的
光泽。后来屋内的情绪变化开始频
繁，有时炙热，又是清冷。门，就这
么开开关关个不停。整个内部变成

一片生命的流动体，即使没有人在
内时亦然。家具都知道的。后来有
人终于陆续留下了背影在门口消失，
而且不再回头。它开始慢慢维持住
起码的余温，保持尚称得上柔和的昏
暗光泽。那一对男女终于变老了，但
他们仍捧得住那余温，抚得出那光
泽，即使外人根本感觉不出来。

这里的确发生过一些事情，但
也只有那昏暗而柔和的光所照着的
全家福相片能证明它曾经那么确确
实实地发生过。你可以在空气中略
略闻到一股淡淡的气息，优雅而庄
重。这是人泪的故事的轨迹，这是
我的家。

摘自《读者》

台湾作家林清玄在读高二时，他
的学业和操行都是劣等的，记两次大
过，两次小过，被留校察看甚至被学
校赶出了学生宿舍。许多老师对他
不报什么希望，但是他的国文老师王
雨苍却没有嫌弃他。王老师常常把
他带到家里吃饭，有事请假时，还让
他给同学们上国文课。王老师告诉
他:“我教了50年书，一眼就看出了你
是一个能成大气的学生。”这句话让
林清玄感动。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希
望，他从此奋发努力，决心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有趣的是，几年后已经做记者
的林清玄，在写一篇报道小偷的文章
时，得知小偷作案手法之细腻，他情
不自禁地在文章最后发出感叹：“思
维如此缜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
样独特的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
就的！”他不曾想到，这无心为之而来
的一句话，竟影响一个青年的一生。
20年后当年的小偷脱胎换骨，重新做
人，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有一次在邂逅中，这位老板诚挚
地对林清玄说:林先生写的那篇文
稿，点亮了我生活的盲点，它使我想

到，除了做小偷，我还可以做正经事
呢！

一句话的力量有多大？
在一个人面对歧途，被寒言冷语

包围时，一句关怀、呵护或鼓励的话，
就像一团火，给人以温暖点燃人内心
深处的自信和自尊;在一个人身陷绝
境，茫然四顾辨不清方向时，一句点
拨、抚慰或欣赏的话，恰似一盏指路
明灯，可以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从而冲破阴霾和迷雾，走出困境。一
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只要真诚，就可
以扶正他人倾斜的心灵，校正他人及
偏差的人生坐标，改变他人仿佛已定
的人生轨迹。林清玄的经历告诉我
们：一句话可以成为温暖他人一生的
阳光，能够给他人一辈子的暖和亮。

摘自《青年文摘》

一句话的力量


